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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附近移民到澎湖岛上耕种谋生一事 :“海中大洲号平湖 ,邦人就植粟、麦、麻 ”; ①元代汪大渊
《岛夷志略》里也提到了大陆人民在台生活的情景 :“岛分三十有六 ,巨细相间 ,坡垅相望 ,仍有七澳
居其间 , ⋯⋯泉人结茅为屋居之 ”。②到了明代 ,漳泉之人迁往台彭的人数更多 ,“屹然一大部落 ”。③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随带水陆官兵及眷口达三万多人 ;其后郑经入台又带去官
兵及眷口约六七千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闽南人。迨至清代 ,大陆人民渡台仍源源不断 ,其中又以
福建漳泉两地为主。据 1905年日本殖民当局所做的第一次台湾户口调查显示 ,台湾人口已达 304





台湾早期地名 ,绝大部分是以原住民语为语源的 ,这些地名没有文字可记录 ,多以口承的方式
流传。大陆移民在台开垦中遇到此类地名 ,多以方言译音。由于渡台的人口中闽籍移民占绝大多
数 ,其中尤以闽南人为主 ,因而移民在音译或命名时主要以闽南语为基础。
如台北市北投区旧名为“北投社 ”,原为凯达格兰族内北投 Kipatauw社址 ,清代属淡水海防厅 ,
“北投 ”系用闽南语音 Bak2tau音译 (该词的凯达兰语读音为 Patauw) ;桃园县大溪镇 ,位于大汉溪东
岸 ,平埔族霄里社称大汉溪为 Takoham,清代大陆移民音译成“大姑陷 ”,后改名“大嵙 ”,系用闽
南语 Toā2khe2kham音译而成 ;台中县大甲镇 ,清初“大甲社 ”为蓬山八社之一 ,属淡水海防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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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Toā2kah) ”乃得名于平埔族道卡斯族名 Taokas之音译 ;台中县丰原市旧称葫芦墩 ,闽南语音读
HÉ2lÉ2tun,系音译巴宰海族 Huluton社 ;彰化县北斗镇旧称“宝斗 ”,康熙年间开拓 ,旧名为东螺堡 ,
又名宝斗。移民以“宝斗 ”闽南语 Bao2táu音译巴布萨族东螺社 Baoata,后改为“北斗 ”;二林堡清代
分为二林上堡、二林下堡 ,“二林 ”是以闽南语 Nng2lin音译巴布萨族 Gielim社而得名 ,现为彰化县
二林镇 ;台中县大肚社 ,雍正年间以福建漳州府赵、王、陈三姓移民为开拓主力 ,“大肚 ”一名乃以闽
南语 Toā2to音译平埔族拍瀑拉族大肚社 Tatuturo。1897年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在台湾埔里六社
原住民住地作调查时就曾指出该地“古来至今 ,语言已完全中国化 ⋯⋯他们连小孩、妇女都已能用
流利的台湾中国话 ”, ⑤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的“中国话 ”即指闽南方言。埔里一地尚且如此 ,其它地
方用闽南语音译台湾早期地名的情况犹可信也。
在开垦过程中 ,移民常常用原乡的方言文化要素来命名新垦地。在这些民间地名中 ,“闽南语
语源的地名占绝大多数 ,这类地名是随着闽粤垦民赴台开拓的进展而增加起来的 ”, ⑥它凝聚着移
民从原乡带来的多种文化要素 ,如地名命名习惯、地方性的地名惯用语、生产和生活习俗等 ,其中闽
南方言文化要素对台湾早期地形地物、经济活动的地方性习惯用语表现尤为突出。下面以清代闽
南方言常用地名“厝、寮、埔、坑 ,陂、崎、墘、尾 ”等为例 ,从清代府志、县志等史料中对比分析此类地





















































顶 Téng 漳浦县 :顶社、顶埔等 苗栗县 :山子顶、埔子顶、顶脚踏庄等
Kham 漳浦县 :顶 彰化县 : 仔脚、顶 仔、 仔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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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地深厚的情感。这种相同的方言地名命名习惯 ,在其他惯用语 (如寮、埔、坑等 )里也随处可
见。
此外 ,清代台湾地名中还留存着许多富有闽南方言特色或专用意义的地名 ,如恒春县的沙尾
堀、凉伞兜 ;淡水厅的桶盘屿、 茇林、乌树林、乌眉崎、松仔脚、樟树窟、查某旦、大水堀 ;苗栗县的风
空吼、泉水空、牛相觸 ,还有 莱宅、 猪厝、檨仔脚、苦苓脚、乌山头、大滚水等地名。其中“ 茇
( na2puát)、 莱 ( Éng2lái)、檨仔 ( Soain2á) ”是闽南方言极富特色的词汇 ,分别指称番石榴、菠萝和芒
果 ,俱沿用至今。而“桶盘 ( Tháng2pho½n) ”和“ 猪 ( Thài2ti)、查某 (Cha2bó) ”更是闽南语典型的方
言用语。另外 ,台湾地名中也保留着一些闽南方言专用意义的地名 ,如“松 (Chhêng) ”闽南语多用
于指称“榕树 (Chhêng2chhiū) ”,如松仔脚 (Chhêng2á2kha) ;“空 ( Khang) ”闽南语与“穴 ( Khang) ”同
用 ,如泉水空 (Choán2chúi2khang) ;“乌 (O ) ”则是闽南语专代“黑 (O ) ”字用 ,如乌树林 (O2chhiū2
nà)。
台湾文化属于移植型文化。移民在命名新垦地时 ,也会将原乡地名文化直接移植至台湾 ,以此
来表露对原乡的怀念情感。如晋江县罗山乡林口村 ,据《林口柯氏族谱 》记载 ,康熙年间三房柯生
英、柯惟英兄弟入台开垦繁衍 ,在今台北县林口乡留下了与祖籍地同名的林口一村 ;另据《枫树林




易名。以“噶玛兰 ”为例 ,蒋毓英《台湾府志 》最早载其旧称“蛤仔滩 ”是“三十六社土番之地 ”, ⑨蛤
仔滩 (Ha2á2thoan)乃音译平埔族人 Kavalan。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 》里易为“蛤仔难 (Ha2á2lan) ”,
嘉庆十五年四月改译为“噶玛兰 ( Ga2má2lan) ”。“蛤仔难 ”与“噶玛兰 ”写法虽不同 ,但用闽南语读
起来却非常相近。另据《淡水厅志 》载 :“灵潭陂 ,在桃涧堡 ,距厅北五十里 ”。⑩官府取“灵 ”的闽南
语同音字“龙 (L iǒng) ”代替 ,改称“龙潭陂 ”,成为今日桃园县龙潭乡之地名。同样的 ,台湾“浊水溪
(Lǒ2chúi2khe) ”在民间称为“劳水溪 ”、“捞水溪 ”,《台湾府志 》载有浊水溪“所出之水不清 ,流至溪
亦浊 ”λϖ ,在闽南语发音中 ,“劳 ”、“捞 ”的读音 Lǒ与“浊 (Lǒ) ”一样 ,表达的意义也相同。又如 ,《台
湾府志 》记急水溪 :“从大武笼山北 ,西过大排竹之南 ,又过下茄冬 ,经倒咯嘓之北 ,西迤而与嘓溪
会 ,同入于海 ”, λ
ω
而道光元年姚莹在《东槎纪略 》卷三“台北道里记 ”里提到的“汲水溪 ”,就是“急水
溪 ( Kip2chúi2khe) ”的同义词 ,且“汲 ( Khip) ”与“急 ( Kip) ”在闽南方言里是同音字。
可见 ,清代台湾地名中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的形成和积淀 ,虽有政府因素的影响 ,但地名中的文
化要素内涵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至清末 ,那些入台经营贸易的洋商在记录台湾地名时更是吸收利
用了大陆移民所创造出来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关于这一点 ,笔者特别查阅了 1867 - 1895年的清
末台湾海关贸易报告一书 ,从地名索引里出现的 160多个台湾地名 (非重复 )中整理出 69个具有
代表性的地名。如海关税务司 H. O. BROWN (博朗 )在 1875年提到的“番薯寮 ”、“火烧屿 ”两地名 ,
闽南语发音分别为 Hoan2chi2liǎu、Hòe2sio2sū,与其英文名读音非常相似。另外 , 1892年署理海关税
务司 F. H IRTH 在报告中指出了两个主要出口樟脑的地区 :“大嵙 ( Takoham ) ”和“三角涌





旧地名 英文名 闽南语发音 旧地名 英文名 闽南语发音
阿猴 Akao A2k½u 猫里社 M iaoli2she N iau2li2siā
阿里港 A li2kang A2lí2káng 牛庄 Newchwang Ngiǜ2chng
后垅 Aou2lan Au2lòng 岭仔脚 N iaka Leng2á2kha
艋舺 Banka Bǎng2kah 黄梨山 Onglai2soan Onglái2soan
赤山 Chi′ihshan Chhiah2soan 枋藔 Pangliao Pang2liǎo
深坑仔 Chim Keah Chhim2khen2á 北投 Patio Pak2tau
石头门 Chio2to2men Chioh2th? u2mňg 布袋嘴 Pawtai2chui Pó2tē2chhùi
集集 Chipchip Chip2chip 北风澳 Pehfung2ao Pak2hong2ào
集集街 chipchipkoi Chip2chip2ke 卑南 Pelam Pi2l½m
刺桐脚 Chitong2ka Chhi2tong2kha 八斗子 Petaou Bat2táu2jí
水涨脚 Chui2‘jengka Chúi2tiàng2kha 埤头 Petow Pi2th½u
枫港 Feng2kiang Hong2káng 鼻头 Pi2tou Pī2thau
牛马头 Gumatow Ngiǜ2má2th½u 薄薄社 Poh2poh2she Poh2poh2siā
番薯寮 Hanchu2liao Hoan2chi2liǎu 笨港 Punkang Pūn2káng
火烧屿 Hesho2su Hòe2sio2sū 狮头社 Sai2tao2she Sai2tháu2siā
沪尾 Hobei HÉ2bòe 西贡 Saigon Sai2gon
新竹 H sin2chu Sin2tek 三角涌 Sankoyung San2kak2yiǒng
兴化 H sing2hua H in2hoà 水返脚 Shui2ting2kah Chúi2tńg2kha
嘉义 Kagee Ka2gi 小清水 Siao2tsing2shui Siò2chheng2chúi
哈仔难 Kasulan Ha2á2lan 四草湖 Sichau2ou Si2chháu2ho
金老爷湾 Kin2laoya bay Kim2lò2iǎ2oan 锡口 Sikow Siak2kháu
旗后 Ki2ow KÆ2āu 射麻里 Siehma2li Siā2ma2li
屈尺 Kochu Kut2chhioh 新城 Sin2ch’eng Sin2sian
龟仑岭 Kulunleng Kū2lūn2leng 新店 Sintian Sin2tiàm
六古里 Laku2lee L iok2kò2li 水流东 Suiliu2tung Chúi2liu2tang
琅峤 Lang2kiao Láng2kio 大甲 Ta2kia Toā2kah
荖藔港 Laouleaou2kang Lao2liao2káng 大南澳 Ta2nan2ao Toā2l½m2ào
林圯埔 L imki2paw LÆm2ki2po 大浊水 Tachu2chui Toā2lǒ2chúi
鹿港 Lo2kang Lok2káng 大嵙 Takoham Toā2khe2kham
大清水 Tatsing2shui Toā2chheng2chúi 打狗 Takow Tan2kau
大屯山 Tatunsoan Toā2tun2soan 淡水 Tam sui Tām2chúi
大山母 Toasoa2bu Toā2soan2bú 东港 Tang2kang Tang2káng
豆兰 Tow2lan Tāu2lan 大吧哖 Tapa2nien Toā2bà2ni
大稻埕 Twatu2tia Toā2tō2ti½n 油坑 Yuk’eng 0Ë2khen
鹅銮鼻 O lanp i GÉ2luan2pī
　　资料来源 :本表资料系笔者收集整理 ,其中英文名资料来源于 : Maritime Custom s Annual Returns and Reports of
Taiwan186721895 [ Z]. 台北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 , 1997: 112921137.
二、日据时期台湾地名的变更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也被割让给日本。日本统治台
湾后 ,行政区划变动频繁 ,不仅将州辖市的城市街道名改成町名 ,更是对台湾早期地名进行变更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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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1920年 9月 1日至 10月 1日 ,日本在台湾实施了大规模的地方行政区域改革 ,对台湾早期
100多个民间地名或简化 ,或蜕变为日式地名。
应该说 ,日本统治台湾前期 ,殖民者在记录台湾地名时有不少地名仍需要借助于当地住民的日
常发音 ,如 1896年伊能嘉矩在台湾淡北原住民北投社做调查时 ,对该词的记录为 Patao,与其闽南
语 Bak2tau读音非常接近 ;此外还有蜂仔峙 ( Pangsie)社、八里坌 ( Palihun)社、搭搭攸 ( Tatayu)社等
地名也是如此。λξ尤其是 1920年殖民者蜕变台湾地名 ,许多地名也只能在承认闽南方言读音的基
础上进行的。其蜕变原则乃根据地名的闽南语读音 ,再以日语近音汉字 (以日语“音读 ”为主 )来代
替。
例如彰化县花坛乡 ,清代旧称“茄苳脚 ”, 1920年蜕变为“花坛 ”。“花坛 ”日语“音读 ”Kadan即
模仿“茄苳”的闽南语发音 Ka2tang;新竹县竹东 ,清代称为“树杞林 ”, 1920年日本人在承认“树杞林
(Chhiū2ki2nà) ”闽南语读音的基础上 ,以“竹东 (日语发音 Chikutou) ”代替之 ;台北县三峡镇在嘉庆
初年形成市街 ,名“三角涌 ”, 1920年改成“三峡 ”,盖因“三峡 ”的日语“音读 ”Sankiyou近似于“三角
涌 ”的福佬话 San2kak2yiong;
花莲县瑞穗乡 ,原为高山族阿美人聚居地 ,清代称为“水尾 ”, 1920年利用“水尾 ”的闽南语读
音 Chúi2bòe,改为“瑞穂 (日语‘音读 ’为 Zuiho) ”;屏东县满州乡旧称蚊蟀 ,是汉人垦民对排湾族原
住民住地的称呼 , 1920年改成“满洲 ”,其日语读音 Mansyuu仍利用旧地名“蚊蟀 ”的福佬话 Bāng2
sut;南投县草屯旧称“草鞋墩 (Chháu2ê2tun) ”, 1920年取“草鞋墩 ”的部分闽南语读音 Chháu2tun,改
为日语“草屯 ( Souton) ”。具体变更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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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台湾地名中蜕变为日式地名的 ,也有根据闽南语读音 ,以日语“训读 ”发音来变更的 ,如
高雄 ,日语训读     ( Takao) ,与闽南语“打狗 ( Tan2kau) ”读音相似 ;民雄 ,日语训读  ¿  







日据时期 ,特别是 1920年的台湾地方行政区域改革 ,殖民者强制性地将日本文化要素渗入到
台湾地名中 ,并对台湾早期民间地名进行变更 (包括简化、蜕变等 ) ,企图抹煞原有地名中的历史文
化价值 ,以此淡化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但由于早期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经过
长期的使用、积淀 ,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日本人将台湾地名蜕变为日式地名 ,许多地名也只能承认
和利用该地名的闽南语读音 ,并以日语的近音汉字 (以“音读 ”为主 )来代替 ,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
闽台间紧密的地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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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于 :陈修主编 :《台湾话大词典 》(修订版 )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 2000年版。
λψ通俗说 ,“音读 ”乃模仿汉字的读音 ,即按照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时的读音来发音。借用此概念 ,本文所提及
的“音读 ”即以闽南语读音为依据 ,故加引号亦以说明。另根据笔者的整理分析 ,此类“音读 ”地名在 1920年地名
蜕变中约占 20%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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